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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像和档案给理解这个时代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故事样本”
——与顾雪导演谈家庭影像馆

采访者：张吕文煜

作者注：2025 年 2 月 17 日，我与顾雪导演做了一次关于位于北京宋庄的家庭影像馆 FamilyLens 的

访谈。其中顾雪导演谈到了影像馆成立的初衷，她对于家庭影像的思考、自己的创作、以及档案的

后生命等话题。本文整理了本次采访的相关内容。

“家庭，不是一件容易谈论的事。它是私人且复杂的，时常被记忆模糊，被情感遮蔽。影像，
作为一种记录与表达的方式，会在不经意间捕捉到家的痕迹，使那些被忽略或难以言说
的情感缓慢浮现。这种浮现，既关乎个人经验，也关乎观看者的当下，凝视影像的过程，
也许是一次重新发现自我身份与处境的机会。

家庭影像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关于过去的老档案，同时也是在观看和重新使用过程中不
断生成的新档案。当我们观看一张老照片、一段家庭录像时，实际上是在用当下的视角
与过往展开对话，这种观看并非静态的回溯，而是充满活力的再创造——我们也在不知
不觉中编织自己的档案。

因此，家庭影像馆是存放记忆的场所，也是促使影像与现实重新发生关联的空间。我们
在这里收集、整理、呈现家庭影像，但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影像始终处于流动和生成的
状态，使它们与当下的经验发生碰撞，也许未必有完整的故事线，但它们因不断地被观看、
被理解、被再创作，而获得了一种持续生长的力量。”
 													           

——顾雪 家庭影像馆创始人

顾雪 2025 年于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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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吕文煜（以下简称煜）：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顾雪导演简单讲讲家庭影像馆成立的初衷，这几年
都进行了哪些影像或者策展的活动呢？

顾雪（以下简称雪）：做家庭影像馆，得回到为什么开始对家庭感兴趣，就是跟我作为导演的身份
有关。我本身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我最开始去寻找自己的创作题材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后来慢慢的，开始聚焦于家庭，比如说《家庭会议》是拍别人的家庭，到《庚子新年》开始拍自己
的家庭。一方面是考虑到家庭影像的意义，过去总是说影像的私密性，但是我觉得除了私密性之外，
观察发现家庭本身或者家庭关系，也是当下生活的缩影，所以在做这些纪录片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大
家问的问题，包括在延展出来的采访里，突然发现家庭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关系或个人关系，它有
一层跟当下的关联。
    
第二个就是当我在拍自己家庭的时候，开始意识到摄影机作为一个媒介本身，它会让我站在其背后
去重新凝视我的拍摄对象，并且拍摄的过程是需要我跟他去贴近，去观察，去发现。虽然有的时候
跟家庭的关系还比较疏远，但是当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跟他们一起共处去感受。
我是发现了媒介本身的特殊性，还有就是相比较我拍摄别人，比如其他的题材，拍摄家庭对于了解
我自己的家人是有不一样的收获的。

所以我后来发起 FamilyLens,Lens 是镜头的焦段，在这里想说的是通过“家庭”的“视角”来看自
己和世界的关系。发起 FamilyLens 之后，我们又开始做家庭影像展，回到电影创作的源头，看到
很多创作者一开始也是拍摄自己的家庭。之后，我们又开始做家庭影像工作坊，是为了鼓励人人都
去拍摄自己的家庭，这里面是实践，就是我刚才说的相机作为媒介的存在带来的沟通和发现，是一
种自我表达。做完这两个之后，很多人给我们非常好的反馈，我们就考虑说要不要做一个实体的空间。
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宋庄，于是就在宋庄，我们就想着要不要做一个家庭影像馆。这可能是家庭影像
馆开始的前因。这离不开我为什么对家庭感兴趣，以及是怎么认识家庭影像的。我们在做这件事的
时候，有一些研究者过来找到我们，这些也都给了我们很多想法。

最开始做家庭影像馆的初心是很想做档案的收藏和整理。这一部分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家庭跟时代和
社会的一种联系，包括在阅读大历史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英雄史，或者是国家撰写
的历史。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希望收集个人史、个人的家庭档案。比如说，一个人想了解 2024 年的
中国是什么样的，可能有很多人写了关于这一年的内容，但是我期待在这里边有自己去描述自己的
历史，作为个体的在这个时间段的经历。如果我们再往前倒，像我们这一代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的阶段。所以你在了解历史的时候，也许可以通过了解自己的家庭，去自我书
写历史。未来我们看到的将是个体家庭的视角，而不是他者书写的历史。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我
们就去书写他，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研究者就去书写他，而是我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来书写，这首先
是一个视角的转换。

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能够把这些家庭档案整理出来，也许未来能有一个脉络，我们能找到 50 年代、
60 年代的照片，及了解大家的生活状态。我期待未来的家庭影像馆是可以成为一个连接人们的网络
的，甚至包括了不同的地区。第二，它也是一个分享交流的空间，我们在这里做公共讲座，包括上
次邀请张吕你来做的家庭影像展。在这里需要谈到的还有一点，为什么家庭在当下是值得被讨论的？
刚才讲的是历史的那一部分，但是讲到具体的家庭，中国整个的变化太快了，造成了比如说我跟我
妈那代，我妈那代跟她上面那一代，因为时代的更替太快而造成的价值观各方面都很不一样，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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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家庭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在用过去的家庭观念或者秩序来讨论。那么家庭影像馆想做的，是
讨论在当下能不能探索新的观点和发掘不同的观看视角。所以公共讲座这部分，我就想邀请在不同
艺术领域里思考“家庭”这个概念的人来分享。

去年十一的时候，做了“何以为家”系列，邀请了苏文（Thomas Sauvin）。一个外国人是怎么看
中国的家庭档案，在档案里他发现了哪些视角，怎么去讨论时间性或者说历史性，这是我们的主题。
包括我们邀请艺术家吴高钟，他的作品都跟“家”有关，他讲当下环境下家的情感连接是什么样的，
非常脆弱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不同背景的人群来去分享他们视角下的“家”和提出对于“家”的
一些具体的情感和感受。

我们还会做工坊，这一块，我认为很重要的地方是跟大众的连接，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的。
工坊是通过创作，讨论如何把自己家庭的旧物，比如照片、影像、物件及与之相关的情感，如何通
过创作在当下以一种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无论我们在收集还是在重新组合的过程中，都带着一
种对家庭情感关联的探索、回望、编织、与表达。我认为真正的关系是存在于过程当中的，所以工
作坊某种程度上是创造了一个过程，给了你一种路径，让你去回看。比如说你做的档案的工作坊，
大家就要开始整理思考我扫描哪张照片，就开始要去看。我们还做过剪纸工作坊，怎么剪出自己认
为的家的情绪，我们不是在剪一个具体的形状，是剪一种流动的情感，可能回到一个情境，你感受
到了什么，你就把它剪出来。我们还做了旧物利用，邀请了赵玉中艺术家，她讨论的是怎么把自己
家里的旧物，比如瓶瓶罐罐，通过用废弃的衣料或者报纸，重新造型，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想通
过这种工作坊的方式，先让你回到家的某一个情景，然后再去思考，因为你要去创作和表达。

再就是电影放映。电影放映，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家庭影像的，所以影像是原点，它是具有分享性
和共情性的。当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产生联想，所以家庭影像馆会不定期做放映。比
如说我们策划了一系列以家庭为主题的放映，过去的主题有妈妈，再比如说代际、女性、关系、代沟、
自画像、自我表达，都是通过一个个单元带大家去了解。所以家庭影像馆，目前我们大概是这几个板块：
家庭影像馆、家庭影像展、家庭影像教育和制作。教育和制作方面，我们从 2022 年开始做家庭影像
工作坊，鼓励每一个人去创造跟自己家庭有关的影片，现在马上要 100 部了。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档案收藏的一部分。因为每一部都是从“我”的视角里寻找自己的家庭故事，这里面有很
多共性，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内容。这些作品能够形成一个视角，探讨我们在当下与家庭的情感关系，
这个是我们档案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煜：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家庭影像的遗忘或者淘汰。家庭影像和其他影像是不同的，因为它非常
个人化，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亲密的。而寻找和整理家庭影像的过程，是个人的自我发现和重新认识
自己家庭甚至历史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再发现”的经历，也是在延续影像的“后生命”。我觉得
家庭影像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否讲讲你对这方面的见解和对家庭影像馆的定
位，以及对被遗忘的家庭影像的思考？

雪：上次赵姝婷在做家庭影像如何成为档案的讲座时，有一个叫阿钟的观众，从上海特别过来参加。
他就讲，他是帮别人做家庭摄影的，遇到了一户人家，老人家去世了，他所有的东西要扔掉，这些
东西家人认为没有用了，就直接扔了。他发现很多人，比如说因为跟祖辈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就
把他们的东西不假思索地全部扔了。这是一种，就是说它是被丢弃的、被毁灭的。还有一种，像我
有一些照片，我已经讲不出来这是谁，那是谁，但是我妈妈知道。或者如果我姥姥姥爷还在，可能
还知道原来照片的内容，但是到我妈这一代她就不知道了，到我这一代就更不知道了。所以说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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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影像，它里边的信息和情感也在随着记忆消失。整个家庭影像都是在消失的一个状态。

我们今年家庭影像展的主题叫“重构家庭记忆”，是对于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回应，就
是过去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去回看，它就在消逝。所以重构的第一个概念是看到，让那些毁灭
的或者消逝的东西，能够重新被谈论，重新被看到。重构的第二个概念在于，在我看来，是以一种
新的方法，以当下的视角去讲述，让它产生一个跟当下时间的关联，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所以你
刚才谈到的再发现的过程和后生命的过程，需要观者去主动地重新看到那些东西。但更重要的是，
档案的后生命在于它是否能够在当下和未来的语境下，让观者跟那些曾经的档案、那些内容产生关
联，否则它的生命可能就是短暂的。而这种关联性，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种情感关联。所以关于制
作家庭影像，我一直在强调的一点是，电影的创作它其实是放在第二位的，第一位是你通过这个行动，
这个举动，去不断地靠近那个东西，去了解那个情感关联，这是我们在做家庭影像的一个重点。

除此之外，我们希望通过家庭影像，去产生对“家”更多的理解和角度，创造更多的想法，它也是
不断变化的。比如说在当下，一个人跟一个猫猫，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包括同性，或者是我自己一
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家庭。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发展的，要讨论的，所以也希望从这个小小的点去
回望和去拓展新的含义。

煜：其实你说的这些和现在一些学术研究上面对于媒介考古学的思考很像。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是家庭影像的本质，在我看来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就是你找到的既定存在的家庭影像，还有一
些是你为了和家人产生情感上的联系，而用影像作为一个媒介去表达这个联系，我觉得这两个是不
同的，两种都非常有意思。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没有更多想说的？

雪：这个我觉得总结得很好，一个是已有的影像，已有的照片或档案，无论是它即将消失，或者被
人遗忘，这可能是家庭影像里的原材料或者说是影像本体。那么我们在当下，其实是在创造新的家
庭影像，这个影像里可能跟过去是有关联的，是种再创造，相比较过去的照片或者其他拾得的记录，
它更有创作者本身对于家庭关系的一种思考。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考虑摄影机的存在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在考虑“你”在电影里的角色。这跟我们拍摄其他电影不一样，在其他电影里我们是一
个相对旁观的人。但是在家庭影像的创造过程中，你既是导演又是家人，所以你在看这个影像的时候，
它一定是饱含情感的，而且饱含你对于当下的、对于家庭和关系的一个思考。这个部分被保存下来，
它未来就会成为档案，而这样的影像记录档案，它就会有特定视角的表达，而不是孤立的、零星的。

煜：下面这个问题是关于如何看待自我与家庭档案的距离的。在我们收藏或者是整理家庭档案的时候，
甚至在拍摄家庭影像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亲密的过程，这个亲密度甚至是很多家庭影像的核心，
也是我们整理家庭档案的一个动力。所以你是怎么看待在制作家庭影像的时候对自我的定位？是否
是应该拥抱亲密度，还是说有的时候应该保有与档案的距离？

雪：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也回到了在制作家庭影像的时候自己的角色。因为我们最开始要制作
家庭影像，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一种很亲密的情感，一种冲动。你拿起摄影机的时候，首先你是去观看、
观察、走近、去探索，这个过程某种程度上一定是靠近的。你在靠近这个档案，这个历史。电影创
作的下一个阶段是剪辑，然后你会发现在不同环节里，你充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当你在剪辑的时候，
我认为你是要带着一种距离去看的，这种距离来自于我在我的观察、观看、感受当中，发现了什么，
有什么剪辑方法能让我曾经的一个念头变得更具体。所以我们一直都说，在家庭影像的创作里，过
程很重要。它不像我们有的时候拍一些纪录片，是带了一个议题，或者带了一个结论去捕捉。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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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像它的开放性就在于这个创作过程，你必须提高自己的感受，感受的过程可能就是思考影像
的过程。所以这个阶段是带有距离的。比如说我在看我妈妈那些照片的时候，观看、询问她的时候
是很贴近的。但是当我想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在家庭影像馆里面，我做的一个作品，
就是找了 20 张她的证件照，从她 16 岁到将近 70 岁，在这 20 张证件照里找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模
样的变化。这个作品的制作过程里，我要往后靠，要有距离感的去观察，带着我的思考兴趣找到一
个理解的脉络。所以这种时候，它就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带有你的思考性和反思性。
所以创作的过程中是一个靠近，但它其实也需要有一定的距离。

煜：我知道影像馆现在收藏的学员家庭电影已经近百部了，这其中肯定也有很多作品与影像物质有关，
比如胶片、摄影机还有原来的 DV 家庭影像，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否请顾雪导演从教课还有策展的
方向聊一聊你对影像介质的理解和它的重要性，这其实也算是一个媒介考古学的问题。

雪：现在想起来，这个其实在家庭影像里还是出现的比较多的。第一，有一些家庭影像的作品是关
于自己的家庭历史，比如说家族史，或者是个人史。对这些作品来说，老照片就是非常重要的，因
为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它需要一个情景的依据，或者说信息的依据，这个时候我们会依靠照片，
利用照片提供某种程度的信息。比如说我姥爷出生在什么时候，他在哪儿上班，他结婚的时候是什
么样的，影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档案支撑。第二，比如说我们上周刚刚上家庭影像课，有一个同学
拍摄的是什么呢？他的父母在结婚之前，妈妈是有一个前老公的，前老公后来去世了，但是他们有
一个孩子。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和前老公都是下矿的工人，他们当时关系非常好，他妈妈在第一段婚
姻里有一个儿子，那也就是现在这个同学的哥哥，这个关系能捋清吗？

煜：没问题。

雪：他这个片子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去寻找关于去世的爸爸的形象，他怎么去寻找？有一个路径
就是去看照片。他发现那个男人和他的妈妈爸爸关系非常好。怎么发现的？因为在他们的合照里，
有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场景下拍出了类似的照片，比如说他们都拿个小提琴，虽然是摆拍。但是你就
会猜测出来，这两张照片，他们应该是在同一个情景下拍摄的，只不过是我给你拍了一张，你给我
拍了一张。单从这个老照片里边，就证明了他们是比较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影像有的时候能留下
蛛丝马迹，让你对曾经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想象，所以它不仅仅是信息，它还提供了一些实质的线索，
让你去了解家庭关系，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通过老照片探索关系。第一种是提供档
案信息，第二种是有一些情感线索，让你对过去产生想象，然后寻找联系。

还有一种，比如说很多时候，家里的底片数量其实是多于洗出的照片的。我们只会洗出一部分照片。
那么有一些底片因为时间或者经济原因是没有洗出来的，没洗的那些所包含的信息可能也很有意思。
苏文曾讲过一个例子：他收了一卷没有被洗出来的底片，里边都是一个女孩过生日的情景，可以想
到他们家过去只有在她过生日的时候才拿出相机拍照。所以胶片作为影像介质，在提供纪录信息之外，
其实是回到了被拍摄者、使用摄影机的人、和观看胶片的人的一些生活状态和情感的状态。

还有一种与影像相关的的物质性是，在当下回看过去的影像的时候，自己通过物质影像跟过去产生
了一种当下的关联。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在 UCL 读人类学的学生，是我们这次工作坊的一个同学，她
想拍的是什么呢？她妈妈。她说她妈妈从她刚刚出生起，就给她拍了很多的录像。我说那真是太宝
贵了。我们在课上有一节是让大家去收集自己过去的照片、影像。除了影像，这个同学还有她妈妈
写的一本日记，从她小时候开始的。然后，她说她想拍一个关于妈妈的纪录片，但她不知道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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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接下来应该怎么拍。我就问她，你对妈妈的情感是怎样的？她说她看日记的时候发现，她妈妈
生了她之后，放弃了很多个人的选择；她觉得自己很负罪，她特别希望她妈妈能做她自己。我给她
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她妈妈拍摄的那些老影像不都是她嘛？所以我说你在这里面去选取，可能这
里边有你的成长，或者有生活的瞬间，配上日记里妈妈不间断地把关注点都放在你身上，为此她有
放弃一些选项。我说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你也同样拿摄影机去记录你的妈妈，你可以在旁边写，你
看到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你多希望她做自己。所以这个影像会形成两部分，然后这里面很重要的地
方是视角，就是她妈妈在看他，她对孩子的期待；和女儿同样看着妈妈，她对于妈妈的期待。这个
老的影像一下就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档案资料，它是一种情感，还有一种互文，
这就走向了一种创作。

煜：这个太有意思了，而且从这种角度上来看留存下来的任何物质资料，尤其是影像资料，它带有
一种凝视，它带有一种看的动作，这个非常重要，看的过程很重要。

雪：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所以当我们看一些档案性的东西的时候，这种看与被看的过程是一
个家庭关系里的看与被看，档案在这个里边又充当了一种新的角色。但是这里有一点，因为现在的
影像和记录保留太泛滥了，它变得特别容易，所以档案只有你去梳理，去建档，它才可能成为留存
下来的东西，要不然它的价值你是看不到的。

煜：太对了，其实这也进入我想问的下一个点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档案，大家都觉得是一
个死气沉沉的东西，是一个存放在档案馆里，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寻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对于家
庭影像馆的定位，还有包括对于家庭影像馆所收藏的档案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活动的，一
个有生命力的档案。对于这种定义，想让顾雪导演再拓展讲一下，比如为什么你觉得家庭影像一定
要成为活着的，一直有流动性的档案？

雪：这就是你谈到的再发现和后生命。如果它只是档案，它跟当下产生不了关联，它就没有生命力。
所以档案应该是放在当下的，比如说一个学者带着研究课题来了，看到这些档案，她能够从研究的
角度发展出一个和当下相关联的东西，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上来去研发。当然这只是一个学术的例子，
它也可能是一个展览，或者是我们写的一个东西，能够促进大家去讨论。这些档案可能放到下一个
世纪，别人看到的时候，也能从自己的视角里去找到跟档案的关系。如果这种连接不产生，这些档
案就只属于过去。所以档案的收集，以及如何创造路径，让大家在收集的过程中，或者在存档的过
程中，也能建立一种回看，这样就是在延续档案的生命。如何在收集、建档、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
创造一种路径，让更多的人去意识到自己跟档案的关系，这是难点。

煜：我觉得思考家庭影像和独立影像的关系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课题。因为你也是独立电影导演，现
在学界对华语独立电影的定义也是多层次的。我想问的是，在你看来家庭影像和独立影像的关系是
什么样子的？我们要怎么去思考它们的不同和相同之处？

雪：你刚刚说的独立电影，其实有很多的理解。从我到宋庄，刚开始接触独立电影的时候，我就没
有去定义，谈它的最大感受是个人性和自由性。它要有个人的表达，是有一种自由的表达，这在当
下是很宝贵的，因为你能听到不同人的声音。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独立电影一定不是为了一个商业
目的来做一些什么，它一定是出于自我感受，真切的一种情感，或者立场来表达，这是我对于独立
电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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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回到家庭影像，我认为它其实是最自由的影像。当每个人在创作家庭影像的时候，他 / 她一定不
是出于商业化目的来拍摄的，重点还是情感。在情感里边融合了自己的情绪，它的表达方式是很自
由的，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把历史、现在或未来结合起来，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东西。这种主观性
和个人性，这个跟独立电影是一脉相承的。家庭影像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拍摄独立纪录片某种程度上都还是希望有一种结果，一种表达，但是我觉得这种独立影像中的思考
和寻找，在家庭影像里，它更像是一个过程，并不是奔着一个目的去的。所以我在教学里面，一定
是教学相长，有很多来参与的人，他们做过很多自己的片子。他们就说在拍其他片子的时候，觉得
自己很紧张，因为很怕错过一些话题，但是拍自己家庭的时候，他们是放松的，因为一直在关注自
己的感受，如果错过了一个画面，那就是它没有激发我的感受。所以很多人在拍摄家庭影像的时候，
更加自由自在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宝贵。在家庭影像的创作中，这是一个视角问题，有时候我们经
常带着一个观点来去看别人，但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创作的时候是从内在审视自我，所以我觉得这
个角度在影像创作的多视角语境下，它是很独特的。

回到我刚才说为什么要做家庭影像馆，那就是当我们回看大的历史的时候，在一个集中表达的大环
境下，这种多元、丰富和个人的表达，个人生命经历里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独立电影里的核心，
是与集中权力的东西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路径，它会更个体，更丰富。在这一点上，家庭影像无疑
是给理解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社会，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故事样本。

煜：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包括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拍摄者拍摄任何一种影像
的时候，都是带着一定的思考去的，拍摄这个题材是有原因的。家庭影像这边，其实我能想到有两
种不同类型，一种可能是作为影像创作者，去做一个关于家庭的影片，这个是带有我想要去了解我
的家庭，所以去拍摄的一个意向。但是还有一些曾经的，比如 DV 的家庭影片，其实它这种的意向，
拍摄的目的，或者是拍摄的思考就不太相同，它单纯的就是家人对于记录时光的一种执着。我再把
问题抛还给你，想问你从这点来看它是不是和独立影像的关系又不同了呢？

雪：因为独立电影和家庭影像，不是一个谁属于谁的关系。它们也许不是完全分开的，家庭影像属
不属于独立电影的范畴，我觉得是属于的，就是从个人的，独立的表达形式来讲，是属于的。有人
说，独立电影是自我制片，不是大公司的制片。在这一点上来说，家庭影像它也是属于独立电影的。
可能我们谈一些独立电影，都认为独立电影里面应该具有那种社会性，或者议题性，或者反叛性，
如果你要是这么去理解，我认为家庭电影里边很多部分也是有的，有的部分是源于他们对于家庭关
系的思考，或者是说一种批判性的展现。当然在这里边，也有一些家庭电影，它就是一个家庭记录。
比如你刚才说的 DV 那种更像家庭记录，这种影像，它们没有带有主观创作者的一种深入思考和创
作概念的话，它可能就不能成为一个广泛定义的独立电影。家庭电影它也分很多种，但它的精神内
核跟独立电影是有关联的，我认为是有的。但你也不能说所有的家庭电影都是独立电影，这个就太
宽泛了。

煜：那么我最后的问题是关于家庭影像馆未来的一些工作，或者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希望导演可
以简单的讲一讲。

雪：家庭影像馆会持续做线下的主题活动，我们即将开始一个关于档案影像与纪录片创作的公开课，
还有一个手工书的工作坊。今年的家庭影像展，我在想要不要做征片。前几年是邀片，邀成熟作者
的作品，去年是亚洲范围内的作品，后台经常有人给我留言想要投稿。所有我们在考虑变成征片，
然后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设置不同的单元。电影最终的走向不仅仅是电影本身，我们可能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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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家庭的关系，与社会当下的现实产生一种讨论。我想策划一些单元。目前有个想法是和台湾的
刘永晧老师一起做个单元，他有个猫咪影展，我感觉很有趣，因为现在猫咪是很多人的家庭成员，
这个单元可以拓展家的含义。

家庭影像工作坊，除了家庭影像的创作，我们也会思考家庭的非虚构写作，就是家庭里有很多故事，
我们怎么通过写作记录下来？还有一些想法是关于家庭的摄影，就是怎么通过摄影来表达。比如说
家庭的影像书，怎么把老照片以一种新的方式排列组合，从而创造一种新的表达？所以在课程上我
们是围绕着创作本身，怎么通过创作让你跟家庭产生联系。另外影像的疗愈功能也是我最近比较感
兴趣的，也许会通过工作坊的方式，去探索影像的更多可能。

电影制作上，我们现在有扶持两部家庭影像工作坊出来的片子，就是工作坊结束之后，我担任监制
的角色，来帮他们一起把它从一个短片孵化成一个长片。两个导演都没有学过电影，但是他们自己
的故事特别精彩，所以我们还是在实践人人可以拍摄自己的家庭故事，以及摄影机在拍摄过程中带
来关系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家庭影像馆现在的一些想法。


